国防事业与自我的价值

（曾用标题：军人牺牲岂止在战场）

我曾经是共和国的一名空军战士。肩负的使命，不寻常的经历，使我对处在祖国和平时期，如何体现国防与自身的价值，有着更深切的体验和理解。

70年代中，我在祖国的西北边陲服役，妻子只身在西南工作，女儿出生后嗷嗷待哺，只得寄放在华北她姥姥家，而我的父母却在广东沿海。彼此相隔数千里之遥。为此，妻子每次来信或见面，总是苦苦地央求我：“你转业吧，我好难啊。”
无独有偶。我的战友钟锋------一位全天候直升机飞行员，他妻子在家乡当小学教师，与四岁的女儿及瘫痪的婆婆相依为命，因此也絮絮叨叨的央求钟锋：“你回来吧，我太难了。”
都是一个“难”字，道出了夫妻间多少苦衷。面对如此窘境，我和钟锋又何曾不想转业回家？但国防事业的现实更需要我留下。为此，妻子常报怨我。钟锋俩口子更是闹得很僵。至今我仍记得当时他妻子对他说：“…….我真不明白，和平时期还要你们这些军人干什么……反正，我们娘俩不要你管，我们也死不了！”
历史竟无情地跟她开了个玩笑。那年夏天，她的家乡发生了特大洪灾，钟锋和战友们奉命赶赴灾区抢险救灾。那天，当钟锋完成空投药品任务后作低空搜索飞行时，猛然发现四面洪水咆哮的只有篮球场般大小的突兀处翻沉着一只小船，旁边唯一的大人站在没膝深的急流中，艰难地把一个个落水的儿童往高地上推。当钟锋紧急降落，和战友们奋力把这群蓬头垢面的落难儿童救上安全地带后，竟意外地发现他四岁的女儿也在里面，而那“唯一的大人”正是他的妻子。妻子因过度劳累此刻已经昏迷。当钟锋欲将妻子抱向机舱时，她醒了，惊愕地发现救命恩人竟是自己的丈夫，便号啕大哭，哭得好悲怆好愧疚…….
我把这个戏剧般的悲壮故事一遍遍地讲给我的妻子和战友们的妻子听,她们常被感动得热泪涟涟。于是，我和妻子在相互勉励中渐渐明白了，作为个人，纵有千“难”万“难”，也不能难为了国防事业；个人之“难”是相对的，暂时的，而巩固国防，奉献于国防事业则是绝对的，永远的。祖国眼下的和平和万家安宁，正是由于强大的国防事业作保证。因此，国防事业与千万个“我”血肉相连，休戚相关，也即是说，一方面“我”报效了国防事业，一方面又不断地得到了相应的回报和馈赠。
打那以后，再也没有听到妻子对我喊“难”了，我更是义无反顾地投身于国防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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